
学者谈治学

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 ?

傅 衣 凌

《 文史哲 》 编辑部给我 出 了一个题 目
,

让我谈谈个人的治 学经验
,

特别是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的经验
。

这实在很不敢 当
。

虽然
,

多年 来我一直在教学
、

科研等部 门工作
,

终觉得忙忙碌碌
,

没有认真地坐下来
,

安心读书
,

学植荒落
,

乏善足陈
,

但 又不可重违

编者的推嘱
。

所 以
,
只好不怕丑陋

,

写出来
,

聊供参考
。

我 出生于 大动荡的一九一一年
,

这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 王朝的一年
。

可是
,

天下并没有就此太平下来
,

接 着发生衰世凯帝制 自为
、

护 法战争
、

军阀混战
。

而 日本 又

乘欧洲 大战之机
,

加 紧侵略我 国
,

促使爆发 了五四运动
。

这些事情连三接四而 来
,

这不

能不在我幼 小 的心 灵中留下痕迹
,

其帷一的效果
,

就是养成我早年每 日阅读 报 纸 的 习

惯
。

我在高中肆业时
,

适逢大革命失败之后
,

在校园里不时出现军警逮捕青年同学的事
。

后 来进 了大学
,

这种 白 色恐怖
,

还时有发生
,

我所敬爱的肖炳 实 (项萍 ) 老师
,

也几被

逮捕
,

幸而逃脱得快
,

才免于 难
。

这一 系列的事情
,

时于 当年正处在求知热中的我
,

不

能不联想连翩
,

唤起许 多值得探索的 问题
。

我踏进大学之门时
,

初 是念经济系的
,

嗣 又想进 国学系
,

后才转到历 史 系来的
。

因而

在选修和 自学的过程 中
,

不仅修习本系的课程
,

还大量选修社会学系
、

国学系以 及 经济系

的课程
。

这样
,

便形成我平素读书不构一格
,

好博览的 习惯
。

刚好那时 国内正在掀起社

会史论战
,

我们 几个同学甘这次论战都十分感兴趣
。

在这次论战中
,

我开始接触到一 些

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

学到一些 马克思主 义的知识 ( 不 用说
,

那是极初步的点滴知识 )
,

尤其对社会发展诸形态以及 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
,

最喜谈论
,

并时和 同 学 邓 拓
、

陈

啸江等人 交换意 见
。

不久
,

陈啸江转到 中山 大学
,

在 朱谦之教授的 支 持 下
,

创 刊 《现

代史学》 杂志
,

我常给那个刊物投稿
,

写过一些 文章
。

后 来
,

陶希 圣创办 《 食货》 半月

刊
,

我也曾以一个投稿者的身份
,

投寄文章和译稿
。

我在学习过程中
,

深深感到研完历 史

科 学很为不 易
,
以 为历 史科 学不仅需要掌握 大量的 史料

,

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
,

才能有所发现
,

有所 创造
。

其间
,

我奉母亲之命
,

东渡 日本
,

一面 学习社会科 学理论
,

一 面到东洋文库看书
,

开始懂得地方志在史学研 究中的重要地位
,

这就 为后 来我的社会

经济史的研 完打乍 了基础
’

。

由于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疯狂侵略
,

在杭 日战争爆发前
,

我 即
一

匆匆回国
。

我从小 生 长在沿海的城市
,

对于广大的内地是毫无所知的
。

实在说
,

在中国

社会史
、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 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
,

我对于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

是很模糊的
,

直到杭战爆发后
,

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 农村
,

才接触到中国社会



的实际
。

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 乡
,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
, 四围则是一些

接小 的平屋
,

佃户环之而居
。

我盖身于这样的情景中
,

使我忧
I

忠联想到 中世纪 的封建城

堡制度
,

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 ? 那末
,

在社会史论战中所提 出的那 么多的问

题
,

现在要不要重新加 以检讨呢 ? 抗战的几年生活
,

时我的教育是很深的
,

在伟大的时代

洪流中
,

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
,

理解到 历 史工作者的重 大责任
,

他绝不能枯

坐在书斋里
,

尽看那 些 书本知识
,

同时还必须接触 社会
,

认识社会
,

进行社会调查
,

把

活材杆 与死文字两者结 合起来
,

互相补 充
,

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 究推向前进
。

这样
,

就

初步形成 了我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 究方法
,

这就是
:

在收集史朴的同时
,

必须扩 大眼

界
,

广泛地利用有关辅 助科学知识
,

以 民俗 乡例证史
,
以实物碑刻证史

,
以 氏间文献 ( 契

约文 书 ) 证史
,

这个新途径时开拓我今后 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
。

一九三九年我在永安福 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
,

曾编有 《福建省 农村经济参考

资料汇 编 》 一 书
。

那时为躲避 日机的轰炸
,

在距城十 多里的黄历 乡的一 间 老 屋
,
无 意

中
,

发现 了一大箱民间契约 文书
,

自明嘉靖年 间以迄 民国有数百张之 多
,

其中有田 契
、

租佃契约 以及其他帐薄等等
,

我即依据这些 契约整理成三篇文章
,

编为 《福建佃农经 济

史丛考》 一 书
,

在福建协和大 学出版
,

这是我 第一次引 用民间契约文书研 究中国社会经

济史的著作
。

一九四四年元旦
,

我在此书的正文之前写有一篇短短的题记
,

颇 能看出我

的早期的治 学方法
,
因该书流传不广

,

兹照录原文和下 :

“

这里共收有三篇拙稿
,

可说是我近年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的长编
。

关 于刊行 本 书

的 目的 与其理由
,

不妨在此略为申说
。

第一
,

我常想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 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

,

其

中的道理
,

有一 大部份 当由于 史料的贫困
。

这所谓史料的贫困
,

不是劝 大家都走到牛角

尖里弄材料
,

玩古董 ; 而是其所 见的材杆
,

不够完全
、

广博
。

因此
,

尽管大家在总的枪

廓方面
,

颇能建立一些 新的体 系
, .

准多以偏概全
,

时于 某特 定范围内的 问题
,

每不 能掩

蔽其许多的破绽
,

终而影响到 总的体系的建立
。

所 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 积极地

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
,
以 为总的体 系的鲜明的基拙

。

本书即是站 在历 史 学 的 立 场

上
,

考察福建 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
。

这一块园地
,
目前虽尚在试作期 间

,

不过我

相 信 当不会使大 京感到完全失望的
。

第二
,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坛上
,

时于秦汉 以后 的中国社会经济 形 态
,

异 说 颇

多
,

有一派的研 究者
,

都否认其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之内
,

他们所提 出有力的证据
,

说

是秦汉以后的中国 已看不 见有 农奴制度的存在
,

所谓佃 客
、

客户
、

佃户等等都 为国家的

自由佃农
,

其与地主所发生的关 系
,

是契约 的
,
而非身份 的隶属

,

这一个推论
,

和历 史

的事实是 否相符合呢 ? 我愿意提供 本文所搜集的资料
,

让大家好好地推敲一下
,

看看他

们

—
主佃之间的关系

,

到底是怎样的呢 ?

第三
,

本书的 内容
,

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 济社区的研 究
,

然亦不放弃其时于中国社

会经 济形态之总的枪廓的说明
,
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

.

氛的指明的责任
。

譬如 中

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存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 问题
,

从来

论者都还缺 少具体的说 明
,

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 多
, .

准为行文的便利起 见
,

多

附述于各编的注 文 中
。

其中所论
,
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

,

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
,

亦不 无



些橄意义
,

此点
,

希读者注意及之
。 ` 一 `

一

厂

一

第四
,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 究
,

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
。

`

所以近代史家衬于

素 为人所不道 的商店帐浮
、

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的保存
、

利用
,

供为研 究的素材
。

在外

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
,

理首于此项资扦的搜集和整理
,

完成其名贵的著作
,
而在我国

则方正开始萌芽
,

本书时于 此
,

氛也特加注意
,

其所引用的资并
,
大部分即从福建的地方

-

志
、

寺庙志 以 及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永安黄历 乡所发现的数 百纸民间文 约类并而

成
,

皆为外间所不经 见的东西
,

这一个史杆搜集法
,

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 完
,

似

乎尚位提倡
。

最后
,

我要重复的说一 句话
,

本书只是一个长 编
,

并根据 史并申述我时于中国社会

经济史的一些意 见
,

所 以在
一

内容上
,

不免有些庞杂之酥 这无可奈何的缺憾
,

尚要请谈

者原谅
。 ”

这篇题记
,

可反映我刚踏进社会经济史研 究领域时所产生的 一 些 很 不 成 熟 的 想

法
。

:

杭战时期和解放前后
,

我在居住农村
、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以 及下 乡时
,

又很 注意于探

计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
,
注意到 中国封建社会里所长期存在的村社制和奴隶制的残余

,

这些前社会残存物
,

村帮助我打开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

更好地迷行 中外历 史 的 比 较 研

究
,

很有益处
。

因此
,

我便常注意到人家所不 注意的材抖
。

记得抗战时我在永安的农村

里
,

有一刘氏土堡
,

在他的厅堂墙壁上写有一 条禁止族内
_

所存在的收继婚的禁例
,

知道

福 建永安县也曹布过收 继婚的 习俗
,

这便是一条很好的社会史货料
,

并曾函告 时在中 山

大学研究中国婚姻 史的董家遵先生
。

我在研 完中国行会时
,

曹发现中国手工业帮会制的

发展基地不仅在城市
,
而 系从 农村延长到城市去

,

且 没有离开过它的原有基地
,

于是这就
-

形成中国城市的工商阶级时封建地主的斗争性不 大
,

反成为封建势力的拥护者
,

它不 可

能 象欧洲的资产阶级一样很顺利的从城 市的工商者递变出来的
。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

法呢 ? 那是一九五一年我参加惠安 四 区峰港 乡的土改工作
,

这是一个半工半农的 乡村
,

其中有一个 自然村
,

居民均为蒋牲
,

石平占了全村 男丁 的半数以上
。

依照通例
,

.

手工单

者聚居的地 区
,

对建宗法的权带会稍徽松弛一点
,

可是在这个自
_

然村里
,

封建的族权与

帮派把 头
,

特别发达
,

大小 恶霸
,

遇地皆是
。

他们 当中有些在 乡为恶霸
,

在城市又是石

工的帮派把 头
。

一

由这现实的旧 社会残存物的启 示
.

,

印证到最近我所看到的一份调 查
,

又

得二例
。

一是解放前福 州市郊区后屿有一种号称
“

牛福
”

的耕牛行会组合
,

这种
“

牛福
”

组

合
,

是 由后 屿的耕牛 占有者
,

于每年正 月末二 月初 以牛神生 日为题
.

,

聚集宴会一次
,

商

议本年牛工工资分配牛力
,

防止外村拼牛 占有者来村等事项
。

于是造成附近农村
,

前屿
、

牛工工资低
,
后 屿牛工工资高

,
而后屿人不效请前屿的牛工

,

前屿的拼牛占有者也不葬

越界而耕
。

可 见
,

中国的工商业行会组合
,

不仅存在于城市
,

农村冬有
,

并且是互相渗透

的
,

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 坚韧性
。

一是福州市的汀州会馆
。

这个会馆 原是 长汀
、

上杭二

县的经营纸长的商人所组织 的
“

纸长纲
”

( 书误作网 )
,

后 由
“

纸般纲
”

扩 充为
“

四县纲
” ,

再进而为汀州会馆
。

这个
“

纲
”

据崇祯 《 汀 州府志 》 (卷四 ) 所载
:

有
“

掇运纲
” 、 “

盆纲
”

子
.

种种名称
,

盖原是一种官营运愉组合
,
凡货物之结合同行者

, 曰纲
。

但在明末清初粉南
、

闷西 ( 包括长汀
、

上杭 ) 的农民斗争中
,

亦 为农民军或客户所利用
,

称为.a客纲
” ,

曾是



客民和 农民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
,

这可见中国的城市工商业行会 ,.J
一

度
.

,

它的原始基地和 农

村的关 系是十分密切的
,

有些是从 农村发展起 来的
。

同时
,

.

又不 可否认有的是从城市影

响到农村来
。

从这一点也可 以看
.

出中外历 史发展的不同
,

在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
,

就很

难发现象欧洲中古杜会那样城市与农村截然相甘立的现象
。 、

所 以
,

从这
」

一类社会制度的

残存物
,

很有办的启 发我们研 究中国社会经 济史的人们将怎样去搜集材抖
、

探索问题
,

从而得 出新的
`

解释
,

这也葬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经验吧
。

我一向以 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
,

幸学诚 的
“

六经嘴史
”

论
,

是有 二 定 道 理

的
。

循此推之
,

我们从事社会经济 史研究的人
,

对于现存 实物的调查
,

也是一个不可缺

少的项 目
。

、

杭战中
,

我 为研 完福建佃农斗争史
,

偶于邵武东郊夕日备溪的一 间庙边
,

获见

石刻一块
i

,

倒置墙畔
,

其文如下 :

佃送主家者

照此斗式呈奉各

宪硕定送城斗式

主 自往挑者

照此斗式
, 、

雍正十年十一月 日公立

按此碑证事
,

知雍正八年邵式南乡人争斗式
,

虽经知府任焕领 定斗式
,

然刘纷 实并未

已
,

故在雍正十年十一月后有呈奉各宪硕定送城斗式
,

勒石刻碑
,

以杜争端
。
至于此石

原在何处
,

有无 附镌其他文字
,

及何时被拆级为筑墙材抖
,

现均无从查考
。

然仅就这一

点
,
已提供给我们 以很好盼史朴 线索

,

可以 进行互证
。

杭战胜利后
,

我为研究明清福建

与琉球的海上贾易
,

曾就福州柔远释和球商会馆进行调查
,

并攀拓馆 内外的许多碑刻
,

得

知琉球贡拍或商船进 口 后
,

所有商品规定不得 自由买卖
,

必须交由十家球 商 ( 即 十 家

排 ) 承 办
,

琉球人所需物品亦托此十家代办
,

这十家球商
,

据我一九四七年在福州调查

的结果
,

仅知有赵
、

马
、

李
、

卞
、

丁
、

宋
、

杨
、

郑
、

林诸挂
。

〔按 《 阂县 乡土志 》 ( 七

绪版 ) : “
柔远释即琉球会馆

,

在太保境后街
,

前有十家排
:
李胜 四 户

,

郑
、

宋
、

卞
、

赵各一户
,

代售球商之货
”

可 以互证
。

〕 它和广东的十三行
、

厦门的洋行
,

实嘴同性质的

东西
。

这都不过是一些例子说 明实物史并调查的重要性
。

此外
,

我每于下 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
、
谈话 中

,

也常常得到丈字上所无 法得到 的

材料
,

足以 引人思考
,

从中得到启发
,

我也认 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 注意的事
。

长期 以来
,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是十分复杂
,

为开展此项研 完工作
,

我 自三十年

代起
,

便采取地志学的研究方法
,

先从搜集史杆入手
,
以个别地区社会经 济的调查与分

析 为出发点进行解 4tJ
,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陆续撰写一些 论文
,
以探求总的发展规律

。

于

是在这长期的探索中
,

我认 为中国历 史的发展并没有背离世界各国的共同客观规律
,

但

又有 自己的特点
。

这个特
.

氛的形成
,

使中国的封建制不同于欧洲和 日本的纯 粹 封 建 社

会
,

而是以地主制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生产关系
。

因而她具有东方社会 的 某 些 特

点
,

发展较为缓慢
,

新旧社会形态的交替
,

没有截然分开
,

藕断丝连
,

刘缠不清
。

但她

又不是长期沉睡的社会
,
而是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

。

这种社会是早熟而 又未成熟
,

既 发

展而 又停滞
。

但生产力始终是最革命的因素
,

纵使遇到中断
、

天折
,

然 而 它绝不会停带

材
、



不前
,

且仍有前后继承关 系
。
这是我时于中国社会的极初 步

、

极轮廓的认识
。

拉杂写来
,

很不系统
,

也不是经验之谈
,

只不过是 引些 端绪
,

发凡起例
,

杂忆过去

治史的一些 变化历程
,

于此
,

谧待读者的教正
。

求学过程 中三点粗浅体会

徐 中 玉

年将 七十
,

学业无成
。

每当报刊同志约 写一点治学经验之类 文章的时侯
,

首先感到

的便是深深渐愧
。

中外古今
,

许多大学问家
、

大作者
,

在我这样的年龄早 已做出大量真

有价位
、

足以启迪后学的成绩 了
,
而我扣心 自问

,

实在还差得很远
。

就在 自己爱好涉猎

的 学问领域里
,

也还所奚
,

极 少极浅
。

在这种情况下
,

侈谈 自己 已经如何如何
,

实在是极

不应该
,

会误人误 己的
。

所 以 虽然由于推辞不掉
,

勉强 写过几篇
,

大抵只是谈谈走过的

弯路
,

取得的教训
,

今后工作的打算
。

真兵希望青年同志不要误认为象我这样的人 已经

有不少学问 了
。
大家应该向中沙古今那些真正的大学阿家

, 经过长时间考验
,

留下 了宝

责实绩的先贤近哲认真学习
。

我不过是一个跟时代接近
,
虽然学业 未成

,

却还想和大 家

一起继续努 力
,

但愿今后略有贡献的同伴罢 子
。

《 文史哲》 是我一向很感亲近的母校同

志主办的刊物
,

找几点没有写过的体会来说一说
,

一来义不容辞
,

二来一定也能得到更

多 同志的帮助
。

不是写文章
,
其随 口漫谈罢

。

读书求学
,

究竟为什 么 ? 总要有个较高较大 的 目标
。

这是老生常谈 了
,

可不能 因此

就澳然视之
,

甚至产生反感
。

有些老生常谈的确是陈腐的说教
,

但有些 应该承认是颠扑

不破的真理
。 `

虽是真理
,

未必很易认识
,

认识 了又未必很易做到
,

一时做到 了也未必能

终生坚持
,

所 以有心人就常常要这样提醒我们
,

不嫌其烦地提醒
,

尽管有些人很不衬烦

甚至掩耳而去
。

老实说
,

我也是 当过这种既 无知而 又不光彩的角色的
。

当年 家里清寒
,

读初中要到 外地去做寄宿生
,

费用不轻
,

父毋勉强供应
,

亲戚也曾帮助一些
,

这时想到

的 只是求学可 以将来出息较多
。

;

高中时期读 了可 以免费的师 范科
,

培养 目标 为 小 学教

师
,

中上水平的县立小 学每 月工资二寸几元
,

父毋说将来可 以养家活 口 了
,

可是至亲同

辈中已有读完大学考取公费出洋留学的
,

他们一回 国便是大学教授
。

这个比较对我非常

课刻
。

是生活待遇悬珠吗 ? 社会地位悬珠吗 ? 贡献大小悬珠吗 ? 三者都有
,
而前两 者为

主
。

按照当时规定
, 师范毕业生必须服务两年期满

,

凭这种证件才可报名投考比较省钱

的国立大学
,
两年后我终于进 了大学

。

读师范时我文史地方面的成绩较好
,

英语几乎没

有再读
,

数学学得很差
,

考 大学却非考英
、

数两科不可
。

·

是在业余时间拚命背熟了几十

篇英语短篇
,

补做了许多代数
、

几何练 习题才闯过 了人学关的
。

这时为什么非读 书求学

不可呢 , 老实说
,

待遇
、

地位还是主丢的
,

但贡献大小这个 目素
,
已稍稍增加一点 了

。

这也是时代使然
,

是形势教育的结果
.

读小学时五月里常常参加国私纪念游行
,

读初中


